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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 “文革 ”语言语法的特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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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�北京 100875）

　　摘　要：文革语言在语法方面的特点一直被人们忽视�而它的发掘对了解和认识文革以及文革语言有重要
的独特的价值。 “文革语法 ”有两大特点�一是总体上的 “干瘪 ”�一是局部性的 “臃肿 ”。与当时的社会和生活密
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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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关于文革语言研究的文章很少�并且这为数不
多的文章主要讨论词汇、修辞及表达方式等�对于语
法�则基本没有谈及�偶尔所见�只是一些零星的片
断�例如：

　　 “文化大革命 ”中�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�
只强调矛盾、斗争�不讲求团结�结果造成思想
认识上的绝对化、片面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�下面
几种句法格式的使用频率就相当高：（1）“不是
……就是 ”；（2） “宁要……不要 ”；（3）空空洞
洞的同义重复。另外�命令句、祈使句使用得也
很多。因为这类句式适应极左思潮的需要�能
够表达 “四人帮 ”帮八股的特点。 ［1］

能愿动词的滥用应该是大跃进以来一直延

续到 “文革 ”的文艺创作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
反映�也应该是毛泽东 “人定胜天 ”思想倾向中
“唯意志论 ”在语言运用中的具体体现。……
助动词集中选用的是几个表示强烈主观意

愿的 “要、能、能够、敢 ”�还经常在前面加上表
示必然的副词加以强调。而主观意愿不甚强烈
的 “可、可以、可能、会、想、愿意、情愿、乐意、
肯、得 ”等则一个也没有选用。 ［2］ （Ｐ121—123）

此外�有一些论述虽然不以语法为立论基础�但
是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语法方面�例如：

　　文革中语言运用有两个极端：一是空前的
“统一 ”�一是空前的混乱。 ［3］ （Ｐ92）
对于前一个极端�作者说：“语言自然也是千篇

一律�到处是套话、废话�‘帮八股’盛行。”关于第二
点�则说：“‘文革’中语言的混乱可以从语言交往的
语言要素的变异等不同的方面来看。”

与上引 “一面倒 ”的情况略有不同�于根元从语
言规范的角度�对文革语言的某些方面给予了 “有
限的肯定 ”：

　　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的原则�社会的作用
到语言的变化还有个时间差�所以十年动乱时
期语言规范情况还算好。 ［4］ （Ｐ53）
类似的相关论述或者比较具体�但是尚缺乏建

立在大规模语言事实调查和统计基础上的材料支

持；或者比较宏观�但是还缺少进一步的考察和论
证�因而都还不足以使我们形成对文革语言中语法
表现的切实可靠、深入完整的认识。

有鉴于此�我们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�在对大
量语料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�对文革语言在语
法方面的表现及其特点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�以期
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。我们的做法是�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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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日报》（1946—2005）图文数据库�考察诸多语
法现象在文革期间 （1966—1976）的使用情况�作为
参照�我们还考察了它们在此前和此后的使用情况�
然后进行两者或三者之间的对比。文中所举用例除
特别说明者外�均出自《人民日报》�为了节省篇幅�
我们只标明出版日期。

我们认为�文革语言的语法有以下两个非常明
显的特点�这就是总体上的 “干瘪 ”和在某些局部的
“臃肿 ”。以下我们就此两点分别展开论述。

特点之一：总体上 “干瘪 ”
所谓总体上 “干瘪 ”�指的是从总体上来看�文

革语言在语法方面的表现比较单调、统一�具体说来
就是与已有语法规范的 “吻合度 ”比较高�缺少因为
追求表达的多样化而促生的各种变化。我们通过对
现代汉语整个发展过程的考察�发现了一个相当普
遍的规律�这就是有很多词汇、语法现象�在建国前、
建国后 （特别是文革中 ）、文革后这三个阶段�都经
历了 “有—无—有 ”或 “多—少—多 ”的变化�在这些
有无、多少的变化中�往往都是以文革时期为谷底
［5］ （Ｐ69—73）而这正好就是总体上 “干瘪 ”的直接表
现。

比如�结构助词三分�即 “的、地、得 ”分别用为
定语、状语和补语的标记�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
的 “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”中规定得非常严格和
明确�虽然三者 （特别是 “的 ”与 “地 ” ）的分合情况
比较复杂�而人们一直也有不同的看法�［6］ （Ｐ329—
340）�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�实际的使用中还是趋
向于统一的。刘涌泉曾谈到老舍作品中的情况：
“著名作家老舍50年代以前不区分‘的’和‘地’�一
律用‘的’�但是�1952年 《语法修辞讲话》发表以
后�他便把这两个汉字区分得清清楚楚 ［7］ （Ｐ13—
19）”。其实�不只是老舍先生�其他人基本也都是这
样�即使在文革期间�也一直都是按上述规范�分得
相当清楚�而在此前和此后�却经常出现混同的用
例。以下我们各举一个文革前和文革后以 “的 ”代
“地 ”的例子：

（1）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�赵贵翁和他的狗�也在
里面�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 （鲁迅《狂人日记》）

（2）听见门响�便有稚嫩好奇的脸探出�热情的
邀请着。 （《丁香街》�《清明》1994．3）

我们再看 “们 ”的一种 “非传统 ”用法。
“们 ”有时可以用在指物名词的后边�对这一组

合形式�现有的语法教材大都不提�而有的语法论著
虽然提及�但是归入修辞的范畴�如吕叔湘就认为是

表示比喻或拟人的用法。 ［8］ （Ｐ342）这也就是说�
“指物名词＋们 ”形式并未作为一种 “合法 ”的语法
形式而得到承认�或者说在规范的语法体系中�并没
有它的位置。

“指物名词 ＋们 ”的例子在人们对现代汉语所
作的四阶段划分的第一阶段 （1919—1949）中较为
多见�例如：

（3）ａｄｅ�我的蟋蟀们�ａｄｅ�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
们！ （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）

（4）小酒馆们已都上了门�十点多了。 （老舍
《骆驼祥子》）
到了文革前的第二阶段 （1949—1965）�仍有个

别用例�例如：
（5）公鸡们比赛般的啼鸣�出栏的牛羊哞哞地

叫唤�下地干活的人们互相招呼、说笑。 （浩然 《队
长作媒》）

而在我们所建立的包括多种文体的250万字的
文革语言语料库中�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用例�在
1966—1976年间的《人民日报》中�也没有见到。而
到了文革后的第四阶段 （1978年至今 ）�这样的形式
又开始更多地出现了�对此�我们已经作过较为详尽
的讨论 ［9］ （Ｐ166—169）。因为这样的用例较多�以及
很多实际上只表达了 “复数 ”的意思�所以已经有人
提出不宜再把它看作一种修辞手段�而应该视为
“们 ”的一种正常用法。 ［10］ （Ｐ29—31）
以下各举一个有生、无生名词与 “们 ”组合的用

例：
（6）只有那些成千上万的麻蚁们�日日夜夜忙

碌不歇。 （《九九重阳》�《中国作家》1999．3）
（7）插在沟坡上的红旗们在风里呼啦啦摆动

着。 （《越活越明白》�《收获》1999．3）
所以�我们可以说�就 “们 ”的这一用法而言�只

有文革期间与 “规范 ”的吻合度是最高的�而相对于
其他各阶段中 “们 ”的用法而言�文革期间无疑是最
“干瘪 ”的。
我们曾经对几个主要的词类如名词、动词和形

容词等在现代汉语各阶段的使用情况进行过比较全

面的考察�无论是某些小类�还是一些具体的词的使
用�都可以体现出 “干瘪 ”的特点。比如�“遗嘱 ”�此
词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标注为名词�释义为 “人
在生前或临死时对自己身后事如何处理用口头或书

面形式所作的嘱咐 ”。然而�“遗嘱 ”本为动词�《汉
语大词典》的释义为 “谓人在生前或临终时用口头
或书面形式嘱咐身后各事应如何处理 ”�现代汉语
中保留了这一义项�但是用例很少�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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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�提高党员的
理论水平�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。 （1949．6．
10）

（9）不幸1925年先生逝世。遗嘱 “……必须唤
起民众�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
…… ”（1956．11．16）

文革期间�这样的用例在 《人民日报》中一例未
见�检索我们的250万字的文革语料库�同样也没有
发现。所以�我们认为�“遗嘱 ”的动词义在文革期
间已经或趋于消失了。

文革后�“遗嘱 ”的动词义用例重新出现�并且
近年来还有增多的趋势�例如：

（10）父亲遗嘱嘱咐我务必找到长兄�实现家人
团聚！ （1987．12．10）

如果说此例的动词义还不是特别明显的话�那
么下一例是再清楚不过了：

（11）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�不举行任何仪
式�连骨灰也不保留。 （2000．6．6）

与 “遗嘱 ”有相同表现的�即动词义用法经过了
“有 （文革前 ）—无 （文革中 ）—有 （文革后 ）”发展过
程的还有 “空缺、儿戏、疑问、牢骚、嗜好 ”等。

关于文革语言中语法上述特点和表现的原因�
前引于根元的话有所涉及�他认为是语言变化的
“惯性原则 ”所致。众所周知�自20世纪50年代
起�我国自上而下掀起了声势浩大而又深入持久的
语言规范化运动�许多语言规范�特别是语法方面的
规范�都是在那个时候�在吕叔湘、朱德熙 《语法修
辞讲话》（1951年开明书店�此前在 《人民日报》连
载 ）、丁声树等《语法讲话》（1952．7—1953．11《中国
语文》连载 ）、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（1956年 ）�以
及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配套的 《汉语知识讲话
丛书》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 ）等的基础
上形成、固定下来的�并成为相当长的时间内 （包括
文革时期 ）语法几乎是唯一的规范标准。 ［11］ （Ｐ21）
文革期间的语法表现�基本上都不出上述规范的范
围�所以于根元才认为 “规范情况还算好 ”。

然而�我们认为�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外�文革
语法的上述表现更应该从社会以及语言与社会的互

动、共变关系中寻找更为充分、合理的解释�而关于
这一点�社会语言学家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赵世开说：
“语言运用中既有分也有合。所谓‘分’指的是变
异�所谓‘合’指的是规范。在封闭型社会里‘合’是
主要的趋势�而在开放型的社会里‘分’是主要趋
势。 ［12］ ”文革时期是一个在特殊形态下的严重封
闭时期�所以语法方面有上述 “合 ”的表现�实在是

再正常不过的了。
特点之二：局部 “臃肿 ”

这里所谓的 “臃肿 ”�自然是与上一节中讨论的
“干瘪 ”相对的�我们指的是在文革期间�产生了某
些新的形式或用法�或者是某些已有的形式或用法
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�而这些形式或用法都十分常
用�甚至非常流行。这些发展变化往往也与当时严
酷的政治斗争和畸形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�所以多
少也有一些 “畸形 ”的特点。

如果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史的全过程�上述
“臃肿 ”的形式或用法有以下四个特点：第一�与此
前的时期相比�有一些形式或用法有从无到有的变
化；第二�与此后的时期相比�有一些形式或用法又
有从有到无的变化；第三�这些形式或用法在前两点
的基础上�往往都有较高的使用频率；第四�几乎所
有的相关用例都有比较强烈的或褒或贬的感情色

彩。
“臃肿 ”的语法现象虽然不如 “干瘪 ”现象那么

普遍�但是在某些词类、某些形式或用法上�同样也
是比较明显甚至是突出的。以下我们仅以量词为例
来进行说明。

文革期间�贬斥性量词或量词的贬斥义高频使
用�同时还伴有用法上的某些发展变化�由此就形成
了与前后阶段比较明显的不同�以下我们择要讨论。
1．伙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中 “伙 ”的一个

义项是 “用于人群 ”�标注为量词。此词最常见的形
式是与数词 “一 ”组合�以下我们就以 “一伙 ”为考察
和讨论的对象。

“一伙 ”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数量组
合�我们曾对其在《人民日报》不同时段的使用情况
进行统计�所得数据如下：1955—1965：619；1966—
1976：3361；1977—1987：2226；1988—1998：705

由于超出以往的高频使用�使得 “一伙 ”的某些
用法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�其中主要有以
下几点：

第一�几乎全部都用于贬斥对象。我们对文革
期间的3361个用例逐一翻看�发现用于 “赞颂 ”或
“中性 ”对象的不超过总数的1％�而在此前的各个
阶段�这一比例要高得多。

第二�“专名 ＋一伙 ”成为最常见的形式�而这
样的形式在以前很少见到。例如：

（12）这个政策�归根到底�是要维持 （日本 ）同
蒋介石一伙的关系。 （1969．4．12）

与此相近的是 “专名 ＋一伙人 ”�或者是 “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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＋一伙＋名词 ”�“专名 ＋一伙 ”可以看作它们的简
略形式�例如：

（13）我们同邓拓一伙人的斗争�是一场严重
的、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。 （1966．5．29）

（14）这两家报刊在邓拓一伙反党分子面目暴
露以后�又大耍花招�企图掩盖他们的罪行。
（1966．5．10）
第三�“一伙 ”所修饰的中心语可以不是单一的

主体�而是一个联合词组�这在以前极少见到�而此
期却比较常见�例如：

（15）约翰逊政府是当今世界的一伙最野蛮、最
残暴、最灭绝人性的杀人犯和战争贩子。 （1967．
10．31）

但是�这样的联合词组通常并不是指称两类或
两类以上的人�而是表示一群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
的不同 “称呼 ”�或者是两种不同的 “定性 ”�即都是
集二者或几者于一身的。

第四�出现了表示 “集体 ”的中心语�主要是 “集
团 ”�这在以前没有见到。例如：

（16）苏修集团就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集
团。 （1967．6．26）

“集团 ”也可以作为 “一伙 ”的 “引导语 ”出现�
例如：

（17）这是对正在和美帝国主义、日本反动派、
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一伙进行英

勇斗争的日本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和最大鼓励。
（1967．11．9）
第五�“一伙 ”前的专名也有表示 “集体 ”的�其

中最为多见的是一个联合词组�例如：
（18）当革命现代戏蓬勃发展的时候�周扬、田

汉一伙的破坏活动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。 （1966．
12．6）

也有的专名后附一个表示多数的 “等 ”：
（19）邓拓等一伙骂我们党 “依靠权势�蛮横逞

强 ”、“不得人心 ”。 （1966．5．27）
或者�是上述二者的结合：
（20）主帅的号令一下�夏衍、陈荒煤、周立波等

一伙立即群起响应。 （1966．9．20）
以下一例用的是与 “等 ”作用相近的 “之流 ”：
（21）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�充分说明勃列日涅

夫、柯西金之流这一伙叛徒是何等的尴尬�何等的虚
弱。 （1968．1．30）

第六�“一伙 ”显示了较强的独立性�其表现是
多方面的�比如�有的取 “这一伙 ”的形式：

（22）现在把他们的老底统统揭出来�这就把这

一伙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。
（1968．4．14）
有的用 “及其 ”与前边的专名并列：
（23）铁托集团指责兰科维奇及其一伙是：培植

亲信�私组 “宗派集团 ”。 （1966．7．17）
有的独立做句子的主要成分：
（24）苏共新领导成员中�都是赫鲁晓夫的一

伙。 （1966．11．15）
第七�“一伙 ”前不限于专名�但是这样的用例

还不多�例如：
（25）（英国 ）只能使它自己在经济上陷于困境�

政治上日趋孤立�在帝国主义一伙中降为二、三流的
小角色。 （1967．6．4）
2∙撮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 “撮 ”的第七个

义项是量词�义为：“ａ）〈方〉用于手所撮取的东西：
一～盐｜一 ～芝麻。ｂ）借用于极少的坏人或事物：
一小～坏人。”

量词 “撮 ”主要与数词 “一 ”搭配使用�“一撮 ”
“一小撮 ”用于指人的用例各阶段都有�均为贬义。
以下我们仅以 “一小撮 ”为讨论对象。

与 “一伙 ”一样�“一小撮 ”的使用也以文革时期
为最多�以下依然是 《人民日报》中的统计数字：
1955—1965：1504；1966—1976：9553；1977—1987：
676；1988—1998：191

与此前相比�文革时期 “一小撮 ”用法的发展主
要表现在其所修饰的成分上�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：

第一�复杂中心语多。例如：
（26）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�正

在党的领导下�对一小撮在政治上、思想上一贯地反
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所谓 “学术权
威 ”�进行严肃的揭露和批判。 （1966．7．24）

第二�联合中心语多。例如：
（27）世界上究竟是哪些人在反对中国呢？无

非就是一小撮帝国主义、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
派。 （1966．6．18）

第三�以定语代中心语多。有时�“一小撮 ”修
饰的是一个定中结构�但是其中心语并未出现�这样
的例子以此期为多。例如：

（28）你们一小撮黑帮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阶
级斗争。 （1966．8．22）

此例可以同以下一例对比：
（29）一小撮黑帮分子�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�

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———经济战。 （1967．1．25）
第四�出现了以前未出现的中心语类型。如以

下用例中的 “势力 ”和 “集团 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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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0）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人民�而不是一小撮反
动腐朽的势力。 （1966．6．15）

（31）最近�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
团�耍出了最卑鄙、最阴险的手段�公然挑动一些受
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。 （1967．1．26）

第五�独立性较强�即独立做句子成分的用例
多。例如：

（32）修正主义者毕竟只是一小撮�我们有中国
共产党�有伟大的毛主席�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
政�一切修正主义必将被彻底粉碎。 （1966．6．20）

（35）他们对干部实行的 “打击一大片�保护一
小撮 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 （1968．1．22）

第六�“一小撮 ”与 “们 ”并用的多。作为表集合
的数量组合�“一小撮 ”通常不应当与表示多数的
“们 ”配合使用�然而文革期间�这样的用例却比较
常见�例如：

（36）一小撮坏家伙们�又在玩弄新阴谋�使出
新花招。 （1967．1．29）

此外�还有个别 “专名＋一小撮 ”的用例�如：
（37）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大字报�吹响了我们向汪

锋一小撮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！ （1968．1．26）
3∙堆。量词 “堆 ”在文革期间的发展变化�主要

表现为语体色彩的变化和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两个方

面。语体色彩的变化指有较多的用例是在贬义上使
用的；使用范围的扩大则是指可以与之搭配的名词
更多�主要是一些抽象的名词�或者是一些在一般的
语境中以前通常不与之组合的名词等。以上两点变
化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�即在一个例子中就可以完
整地体现出来�这样�除了同于以往的用例外�量词
“堆 ”还经常出现在以下这样的句子中：

（38）我代表团谴责世界和理会会议强行通过
一堆坏文件 （1966．6．19）

按�在一般的表达中�自然可以说 “桌子上堆着
一堆文件 ”等�但是像此例�以前通常只能说 “一些
坏文件 ”之类�用了一个 “堆 ”�感情色彩发生了质的
变化�而这就体现了文革时期语言表达的特点。

（39）（亿万工农兵群众 ）一下子就把他们从 “权
威 ”的宝座上拉下来�打得落花流水�证明他们不过
是一堆见不得太阳的丑类�一群嗡嗡叫的苍蝇。
（1966．6．23）

（40）他们还拿出一堆洋框框来反对加入民族
乐器�反对加入朗诵、解说�反对演员按人物性格、阶
级地位化装表演……。 （1967．5．24）

（41）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绘画题材�更是腐朽

没落�不是裸女就是浴妇�或者是一堆谁也看不懂的
乱七八糟的玩艺儿。 （1968．9．15）

（42）塔斯社列举的这一堆数字�掩盖不了强盗
的凶恶面目。 （1968．9．20）

“臃肿 ”现象的产生原因�当然是当时的社会和
社会生活。在那个年代�“两个阶级 ” “两条路线 ”营
垒分明�斗争激烈�掌握话语权的 “革命派 ”爱憎分
明：一方面�对领袖、对 “革命事业 ”充满了 “无限热
爱 ”和 “无限忠诚 ”�由此就造成了许多 “祝颂形式 ”
的膨胀�如 “最Ｘ最Ｘ最Ｘ” “四个伟大 ”等；另一方
面�就是 “拿起笔来做刀枪 ”�目的是要把形形色色
的 “牛鬼蛇神 ” “批倒批臭 ”�“打翻在地 ”�甚至还要
“再踏上一只脚�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”�所以�处处
极而言之�贬斥表达系统发达�贬义形式为数众多。
以上两方面因素合一�最终就造成了上述 “臃肿 ”的
局面。

文革这场给我们国家带来灾难的浩劫虽然已经

渐行渐远了�但是人们却依然在对它进行全面的反
思�而从语言的角度切入�同样也可以得出一些接近
于本质的认识。研究语言中的文革和文革中的语
言�除了人们所关注的词汇、修辞等方面之外�语法
也应该有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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